
10 文化 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周培骏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链接

不是偶遇而是寻找
和伊萨贝尔·维瑞在上海行走，

青年报记者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对这
座城市的熟悉。经过路边的一所公
寓，大门关着，只开了一扇小门，而且
还是虚掩着的。维瑞却知道里面在
进行房屋的修缮。她指着里面的工
地对青年报记者说，看，这里竟然是
用竹子来做脚手架的，这在欧洲是绝
难见到的场景，实在是很奇特。

维瑞了解这座城市很多这样的
奇特的场景，说起来如数家珍。她知
道上海哪些马路的法国梧桐很多，她
会带着记者在这些马路上漫步，她认
为这些树妆点了城市，而且恰到好
处。同时她十分享受上海九、十月间
宜人的气候。她知道这里哪里有摩
登高楼，哪里有很多老房子，而这体
现了新旧之间相互融合的魅力。

维瑞还是一个演员，她理解这座
城市的妆扮，也知道如何妆扮自己，
以让自己与这座城市更为契合。她
行走在大街小巷中，在青年报记者眼
里，她本身也就成了这座城市风景的
一个部分。

每到一处都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前面说了，维瑞的最引人注目之

处还是她的身份。她这次固然是以
作家的身份来参加上海写作计划，但
其实她还是演员、歌手、戏剧导演。
她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在身份

的转换之中显得游刃有余。几年前
在中国参与戏剧演出的时候，维瑞认
识了一批同道，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
着联系，成为了好朋友。在对上海的
探访中“确认”了一些事情之后，维瑞
就呼朋引伴地去了杭州。

而在几天前维瑞又给青年报记
者发来短信，说她正和朋友们在黄山
脚下的一个古村落，这里的徽派建筑
有着典型的马头墙，而远处是俊美的
山峦。这村落的情景和她在杭州所
见又有很大不同，当然，与上海又是
迥异的。这么丰富的场景和文化竟
然融合在一个国家之中，彼此迥异，
却并不冲突，显得十分和谐，共同组
成了那种叫“中华文化”的东西。

维瑞说，她这才感觉到中华文化
的丰富性，当然也感到中国是如此的
庞大。这种地貌和文化的丰富性，是
维瑞在其他国家行走时所没有遇到
过的。不过让维瑞自己也很吃惊的
是，她在如此复杂的中国各地游走的
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不适应，每
到一处都能享受到一段美好的时
光。这一点是很多外国作家初到中
国时很难体会到的。这与维瑞之前
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有关。

把写作经验传授给中国学生
自从来了中国之后，维瑞又多了

一个老师的身份。她有一批中国学
生，她教他们写作。她对中国的了解，
比同为上海写作计划成员的俄罗斯作

家图卢西娃·埃莲娜还要厉害，维瑞在
两年半时间里，来过中国5次。而埃莲
娜是10年中来了3次。而且有很多次
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都很长。维瑞在来
上海之前，她还去过平遥和北京。维
瑞去年还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
硕士写作班的老师。

如此频繁地到访，甚至开始在中
国生活教书，这让维瑞迅速地了解了
中国，当然也迅速地爱上了中国。对
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甚
至产生了学习中文的想法。但是一旦
开始学她就觉得中文是如此之难。维
瑞平时说的是法语。她告诉青年报记
者，法语是一种表音语言，而中文则是
一种图像语言。“但是如果真的能用中
文来写作，用一种图像语言来描述这
个世界，那一定会很有意思。”

维瑞还在上海不断地寻找那些
她认为有趣的场景，除了用竹子做的
脚手架之外，晾在弄堂里的衣服，坐
在路边喝酒的青年人，这都引起了她
很浓厚的兴趣。她知道自己未来一
定会将这些写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且
她确实已经开
始写了。她说
她现在每次离
开中国时都会
想：“我下次什
么时候才能回
中国呢？要是
能快点再来就
好了。”

《想象是我的最爱》（节选）

两年半里，因为文学的缘故，我

去过中国五次。五次，对我来说是很

好的机会。我参加了在北京和成都

举办的中欧作家见面会，我参与圆桌

会议，与北外的学生见面，我在北京

完成了我的下一本小说。我交朋友，

参观多个文化景点，尝试学习中文，

但尤为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一些知名

的作家，像蒲松龄、阎连科、盛可以、

莫言等等，以及诸如《水晶萝卜》《通

奸的狗》《生动的尸体》等模拟诗歌的

标题。所以说，我在中国收获了独一

无二的体验。现在，作为一个作家，

我很高兴中国充实了我的作品，中国

文化丰富了我的最爱——想象力。

我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小社区里，

小社区又被分成三个不同的语言群

体，有时候居民之间相处很复杂，或

者说很卡夫卡式。比利时成立于

1830 年，是个年轻的国家，是个由多

元文化汇集而成的国家，我的邻居有

一百个国籍。这是一个有点迷离的

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超现实主义和魔

幻现实主义都是我们想象的一部

分。如今的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人

一样，关注的是在遭遇巨大的金融危

机后如何生存。面对这场灾难，我有

时也会感到彻底的绝望和无助。当

人类宣告终结之时，我们如何坚持写

作、保持写作的欲望？于是我想起了

小时候玩耍的西班牙庭院，想起了我

的小伙伴们，我们像树底下的根茎蘑

菇一样相互交换信息……那时的我

们已经是想象共同体的模式了。这

个模式给了我力量，它提醒我和他人

的交流（现在我们有更快速的交流方

式）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消息灵通，对

事情作出快速反应，并一起憧憬彼此

不一样的生活方法。

正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

克斯在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

言中曾引用的威廉·福克纳的那句话

一样：我拒绝

接受（人类的）

终结。

（伊萨贝
尔·维瑞为上
海写作计划写
下的文字）

比利时作家伊萨贝尔·维瑞：

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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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10位参加2019
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
不同的一点是，对于比利时
作家伊萨贝尔·维瑞来说，
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
文学事业的一部分。多次
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维瑞
对这里的一切十分熟悉，她
在这里写作，完成了自己的
第三部小说，她甚至有了学
习中文，尝试用中文写作的
想法。维瑞去年还担任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硕士
写作班的老师，教授中国学
生写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如果说其他
一些作家在城市
中行走是为了偶
遇，而维瑞，确实
在寻找，她知道
哪些是这座城市
所独有的。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紫薇 摄


